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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上海开店 20年的老外，

进行了一次豪赌

制图  潘文健

我有时候会坐在那儿想，当这一切都结束之

后，自己该干点什么。也许我该建所学校，或者做

些别的，总该回馈一些什么。

好多客人都对我说，“嘿，别低估了你在这儿

所做的。我们都是这座城市里的外国人，我们在一

个并不习惯的环境里工作，在一个并不习惯的环

境里生活。而来到你的店里，就找到了一点家的感

觉，这儿让我们有了根。”

这些年来，我也利用自己的场地做了不少有

益的事情，经常会和一些基金会联手做公益。几年

前，多伦多一座叫麦克默里堡的小镇被山火所毁。

我们当时筹集了   万美元寄回国内，为帮助那

些受灾民众尽了份力。

很多人把          视作一个体育性质

的餐饮场所，不仅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体育赛事

的直播，而且我还常年赞助很多运动队伍。比如在

上海很有名的一支老外足球队，叫         ，直

到今天还在赞助他们。在我们生意全盛时期，赞助

的队伍多达   支，我们花在赞助上的费用超过

  万美元。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培养顾客忠诚度

的一种方式。这些队伍会保持一个固定的频率来

光顾我们的生意，他们在赛后或者训练后都会来。

这样无论周末还是周中，他们都为我们带来了很

大的客流量。

而这种顾客对于品牌的忠实度，也让我在越

来越激烈的西餐竞争中感到有充分的底气，因为

在上海的老外都知道          和          

 。

我想，如果从时间的长度来看，我们肯定是成

功的。

在过去   年里，我们的几家店大部分时候

生意也都很好。这给了我很不错的收入，我因此有

能力过上好的生活，并且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当然，最近五六年日子稍微有些难过。我想，

现在能做的就是想想办法，怎样改善局面。

我始终坚信，市场会回来的。但市场回来的同

时，你自身也要作出变化，你得先重塑自我。就像

现在，有些品牌就找到了正确的融合的方式，他们

就活得很好。我也在想办法进行一些多样化的尝

试。

  年里，我作出过很多正确的决定，也犯下

过错误。但是在一座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你永远

有机会补救。

我决定重开            的时机，很多人

感到无法理解。我知道一些人对于现状会有负面

的言论，但我不要听这些，也不会相信。我是   

多年前来上海的，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远比当时好

的城市。数年以后，它会变得更好。

我们正在考虑去别的城市开店，比如南京、苏

州。几个月前，我看到麦肯锡大中华区总经理

       发的一条推文，他写道：“如果未来   

年中国   以每年   的保守增长率增长，总的

累积增长率将相当于印度今天的    ……下一

个中国在哪里？答案很简单，下一个中国是中

国。”

我想，也许自己赌的就是这句话。

晨报记者 沈坤彧 唐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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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收购旧红(白)木
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旧书碑帖,
连环画,邮票,钱币,像章,旧瓷,旧玉,
紫砂,竹木牙雕,文房用品,及其它古
玩杂件,名贵酒类,阿胶,工艺品等。

徐汇区宛平路 1 号 （近淮海中路 ）

63232582 137017!!984 沙先生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淮国旧大正堂高价收旧瓷
器 $玉器佛像 $香炉 $印章 $
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古
纸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 $旧被面 $布料 $文
学 书 籍 等免费上门 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汤经理 52733361 13564330778

物资回收 物资回收

家利（上海）物业管理费诉讼代理招标公告

投标公司持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业务范围涉及全市，具备丰

富经验，领标书时间：%月 !!日至

%月 !4日， 地址： 长乐路 989号

!"1室，%4"4##88-18"，林先生。

高尚领域 A3地下商业雨污水井清理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 年，注册资金满壹

仟万，有相关清洗资质及服务经

验。领标时间：% 月 !! 至 !4 日，

地址：长乐路 989 号 !"1，%4"4#

#88-66%，黄先生。

加拿大人 Bryce Jenner

永远不会忘记 Big Bamboo

在南阳路上开张的那天：那

是第一届 F1 中国大奖赛

（2004 年） 揭幕的周末，500

名老外挤爆 600 平方米的店

面，只是为了看一场 AFL（澳

式足球国内职业联赛） 的比

赛。店里所有大门敞开，顾客

从店内蔓延到店外的人行道

上。 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街

对面， 不明所以的上海市民

不自觉地排成一队， 驻足观

望这一盛况。

那一晚，Bryce 在心中暗

暗许愿， 这一切永远没有终

场的时候……

从上世纪末起， 上海逐

渐出现了一些看上去像酒吧

但又提供正经西式饭菜的餐

饮场所， 其中不少都是由老

外经营的。

1997 年， 当 Bryce 第一

次来上海的时候， 他在铜仁

路上的 Malone's 工作过一

段时间， 这是他印象里上海

最早的、 真正意义上的西式

餐饮场所之一。

2003 年，他花光所有积

蓄———5 万美元， 最先在铜

仁 路 上 开 出 第 一 家 Big

Bamboo。稍稍早于他，Wagas

和新元素也相继开业。 3 家

店都在南京西路商业圈，老

板都是老外， 而且此后都发

展起分店。

20 年后， 新元素破产，

Wagas 被 出 售 ， 只 有 Big

Bamboo 还以最初的形态活

着。 任何一家店在这座日新

月异的城市里能活上 20 年

原本就已不易， 而一个老外

能坚持这样的时间长度，意

味着他克服的困难会更多一

些。

在 Bryce 位于富民路上

的新店 “Social House（您来

风）”， 记者听这个老外讲述

了他在上海开店的经历以及

西式餐饮业态在 20 年间的

变迁。

——————————— [以下内容为 Bryce Jenner自述] ———————————

我当时在温哥华一家叫        的酒吧工

作，然后被派来管理上海的分店。一段时间后我离

开了，而且很快花完了带来上海的  万美元，那是

我所有的家当。尽管我很喜欢这里，但时机不对，

我就走了。

当我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开始管理茂名南

路上的       ，  多年前，这可是上海最有名的

酒吧之一。在那个年代，茂名路是一条酒吧街。我

们边上是          ，第一家蓝蛙就开在街对

面。在那里，我的月薪是     美元。

在几年时间里，我打理过上海很多酒吧。但我

不满足于此，我有更大的梦想，我想做老板。

第一家          开在铜仁路上，店面小

小的，当时连租金加装修一共花了  万美元。刚开

张的时候生意比较冷清，因为没什么人知道。那个

年代互联网还不太发达，营销方式和现在是不一

样的。

对于餐饮人而言，在筹备一家店的过程中最

难的永远是寻觅合适的场所，前期牵扯的精力是

巨大的。铜仁路上这家店前身就是一家酒吧，我去

了很多次，那儿几乎没有什么顾客。

有一天我对经理说：“我想和你们老板谈

谈。”“为什么？”“因为你们占着这么好的地理位

置，却没有顾客。”经理告诉我：“我们老板有钱，

他不在乎。”“但他如果这样挥霍，不可能一直有

钱下去。”

所以最后，我被介绍给了这里的老板。我和他

谈妥合作，签订合约，并从他那里拿到了营业执

照。

我们是在     期间开始营业的，但生意非

常好，一个月就赚了  万美元。然而两个月后，我

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是一张假营业执照。

那个老板在恒隆广场办公，我们去找他。我没

有和他过多计较，只是提出了诉求：“给我们新

的、合法的执照。”可是他说：“无所谓。”

我把自己的梦想和所有的积蓄投进去，我有

一个  岁的女儿，这对我可不是无所谓的事情。于

是我告诉他：“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就去举报你，

你就得进监狱，因为这是违法的。”事情终于解决

了，而我也解除了和他的合作，         完

全属于我了。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个月后就实现了盈

利。当时我在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中，我的第一个合

作伙伴也是我第一任妻子，我们有个女儿。生活美

满，事业顺利。

第一家          开了一年半，因为街区

改造，我们收到通知必须在  个月里关门。营业的

最后一晚，我哭了，员工们哭了，客人们也哭了。

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开店的场

所，所以有点不知该何去何从。我们短暂的成功可

能在这里终结，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更

美好未来的开始。

和之前一样，在经历一番周折后，我这次找到

的地方也是一家仍在经营中的店面。那是一家中

国餐厅，地段非常好，就在南京西路后面一条叫南

阳路的小马路上，但不知道为什么，生意并不好。

你不难想到，在和老板协商前，我当然是实地

探访了一次又一次。这次，当终于有机会和老板坐

到一起时，我们不但很快谈妥了租约，执照问题也

解决得很顺利。

南阳路    号，这是我们曾经的地址，相比

铜仁路的店面面积大了整整  倍。我当时不得不

问自己的岳母借了钱才能把这家店开出来，当时

差不多身无分文了。

         大部分的老客人都是从南阳

路上这家店开始听说并认识我们的。我们是在

    年第一届   中国大奖赛的那个周末开始

营业的，比计划提前了两个半星期。

对于一群澳大利亚人而言，那个周末的   

（澳式足球国内职业联赛）赛事也同样重要。他们

原本打算包下酒店宴会厅看直播，但所有大型酒

店都被订完。他们找过来，催促我、说服我提前开

张，因为我们是当时最大的可以看体育转播的餐

饮场所之一。

星期五晚上开始营业，到了星期六晚上，场面

简直不可思议。   个老外涌入，观看了这场决

赛。街对面的市民不自觉排成一行，好奇张望里

面发生了什么。我至今还深刻地记着这个场面。

我原本并没想过要做一个体育吧，我只想把

它做成一个人们可以来娱乐消遣的地方。这里有

台球桌、桌式足球，还有飞镖；有很好的音响，人们

可以在这里跳舞，确实也还有几个大屏幕。这场比

赛后我决定了，应该做一个体育酒吧，然后就这么

做了。

和第一家一样，南阳路上这家也是在  个月

左右就实现了盈利，而且是非常好的盈利。渐渐

的，我在虹梅路上的“老外街”和金桥又开设了

         的分店。

“老外街”这家店是     年  月  日开张

的，这天是北京奥运会开幕。从第一天开始就满

座，生意越做越好，后来就换了个更大的店面；金

桥那家也差不多，也从原来的小店面换成了后来

的大店面。

后来，我还开了其他店，比如主打原汁原味墨

西哥菜和鸡尾酒的          。    年，又开了一

家叫做               的啤酒公司。随着

         的渐渐扩张，我们成立了     

      餐饮集团。规模最大的时候，有  家餐饮

场所隶属于这家公司。

当事情发展顺利的时候，你总是希望一切都

能长长久久，不是吗？我从     年起在上海长

居，我觉得自己可能见到了这座城市发展最快的

一段时期。那真是最好的时光：经济发展驱动着各

行各业，一切都在蓬勃发展，人们非常欢迎并拥抱

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

    年，我决定关掉南阳路    号的    

      ，在原址开了另一家叫做 “        

                    ”的店，这也是我们

集团下面的一个餐饮品牌。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失望，我不止一次被老顾

客当面质问为什么要换掉          ，它在这

个地方这么多年，在大家心中已经成了一种图腾。

我后来也反思了很久，但我当时很想做一些不同

的尝试。

    年，新冠疫情爆发。在考虑了几个月

后，我作出了关门的决定。好吧，我得说这是我

至今最后悔的决定。

因为餐饮场所在过去几年里开始出现

了地域性的迁移。它们一边开始朝“巨富

长”（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移动，另一

边又朝武定路、延平路那一带走。也就是

说，商圈从我们所处的地方转移开了。所

以我们一家店孤零零地在那里，前面后

面都是酒吧，而我们好像身处一片无

人之地，竞争和收益变得越来越难。

是的，今天的我感到很后悔，我

太缺乏耐心了。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生意更不

如前。加上店租相当贵，我当时想

也许我必须得放手了。这个决定

让我一直后悔到今天，那是个很

漂亮也很特殊的场所———南阳

路    号。

我们是在     年  月宣

布永久停业的，我记得当时

《              》为此还

发了一篇文章，文章里写道：

“在经历过旧时光的人们心

里，这里曾经是、仍然是、永

远都将是          的

地方。在我们心里，它将继

续在这里。”

停业派对上，现场来

了    人，大家久久不肯

离去，最后警察不得不过来

进行干预……

我不是一个喜欢沉湎

往事的人，但回忆起那些过

去，我总会有一种恋恋不舍

的感觉。我确实希望，昔日的

盛况可以重来。

无论如何，我们总算在疫情

中活下来了。但要说活得有多

好，那还是有待商榷的。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完蛋了，

一切都结束了。即使是现在，我

们仍然欠着一屁股债，眼下正在

慢慢地爬出来。欠了房东的钱，欠

了供应商的钱……但不管怎么

说，我们活下来了。

我也失去了很多非常好的员

工，失去了餐饮集团的首席运营

官和主席，也失去了啤酒公司的头

儿。新冠刚发生的时候，我有    

名员工。现在正慢慢地重建团队，我

们又有了    人。

我当时快速反应过来开始削减开

销。先采取减薪，现在还留着的很多

人，也是之前和我一起承受急剧减薪

的人。减薪之后，就是减员。再之后，则

是停付租金和给供应商的钱，直到再次

产生效益。

疫情对我打击很大的另一个原因在

于，当时的流动资金只有正常时候的一

半，因为在富民路上这家            

注入了很大的现金流，但这家店由于疫情

反复只开了几个月，还没能产生资金回流。

           是     年  月开出的，

 个月后，生意已经非常热闹，但后来疫情又

出现了反复。当我不得不关店的时候，说真的，

心痛得好像被人用刀剜出来了一样。到  月份

左右，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很多店都重新开放了，

但我决定不开了。我当时感觉，就算开了生意也

不会太好———后来的市场证明事实也的确如此。

何况，这里的店租和其他花销又那么高。作为一

家餐饮集团，我们当时财政很紧张。我说，如果这

家店重新开出来，它会吸光我们核心生意里头

的钱。

但到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决定把       

     重新开出来。我之前在日本，曾经让他们

把餐厅拍给我看。我发现内部装修还是和当时完

全一样，我只要把自己的设备搬进去就行了。

于是，我立刻决定把这个店重新租下来。很走

运不是吗？它竟然还空着，好像一直在等我们重新

接手一样。也许这个决定做得有点仓促，但如果我

不租，别人就要抢先租了。

这家店是今年  月末的时候重新开张的，这

其实是一次豪赌，我赌中国发展经济的决心，赌一

切很快将恢复正常。但老实说，实际上一切并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快回来。也许疫情前的市场正在回

归，只是不如我期待的那么快而已。因为显然，营

业额没有预想的好。

正常情况下，一年当中从  月开始，生意会渐

渐好起来； 月非常好； 月更好； 月是最好的。

暑期的时候，会有所回落。但现在看起来， 、 、 

月都有点安静，让我们看看接下去的  月会发生

什么。

从铜仁路上的第一家          算起，到

今年就是整整   年了。比我们稍早一点的时候，

     和新元素相继在上海成立了。这两家店的

老板也都是老外，而且我们  家距离非常近，彼此

间也都认识。

         和那两家主打轻食的餐厅有

着完全不同的顾客群，大家也都有各自的困难。

     出售了，而新元素则破产了。至于我们，虽

然好像卡在了某处，但我们仍然还在。

         之所以能开   年，最主要的

原因在于我是一个既固执又顽强的人。这决定了，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仍然拒绝放弃，坚持走下

去。

此外，也因为我们在   年间保持了一贯的

稳定性。我们一直有好的食物、好的啤酒，好的体

育转播以及好的音乐。人们对这里很熟悉，他们喜

欢去那些自己感到熟悉的地方。

从我开始做          的第一天，我就试

图建立起一套西方餐饮的标准，包括服务和卫生

上的标准。我当时遇到的问题和很多在上海的外

国餐饮业老板一样，也就是说虽然店是我开的，实

际负责运营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中国人。

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第一次接

触的西餐场所就是自己工作的地方，他们不熟

悉西式餐饮的所有步序。这可能是我工作中最

难的部分———亲自培训员工，让他们理解西餐

的文化。

  年间，这座城市和它的餐饮业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年前，我们的营销方式就是在印刷杂志上

做广告。你随便走进一家餐厅就能看到这种杂志，

比如《              》或者《         

   》，做餐饮的人都会在上面打广告。

而现在，一切都是在线上。网络不受时间和版

面的限制，你什么时候都能做营销，想做多少都可

以。我们正在慢慢发展自己的抖音和小红书等平

台账号，但得加快脚步，赶上潮流的发展。我必须

说，我们一开始的反应还不够迅速。

  年间，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也发生了天

文级增长。过去有个阿姨，我一个月付她    元，

她也没有社保或者其他福利；现在，一个阿姨的月

薪是     元。而你要知道，在过去   年里，我们

菜单的价格并没有怎么涨。

但事情也有两面性，正因为   年间大家的

工资都出现了大幅增长，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来我们店里消费

了。

“开洋荤”是“老外在上海”系列的一个分支，聚焦上海那些由老外经营的餐饮场所，讲述老外们和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的经历以及过程中的甜酸苦辣。 在我们看来，每家店和它背后的人都是上海滩的一个传奇。 今天带来的是体育迷们耳熟

能详的 20 年老店 Big Bamboo 老板 Bryce Jenner 的采访。

[编者按]

一张假营业执照 问岳母借钱开店 最后悔的决定

还是活下来了

固执又顽强的人

“这儿让我们有了根”


